
 

 

江源富：数据开放要配合制度和法律的并行完善 

记者：徐佳唯 

江源富 

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秘书长、电子政务处处长。从事电

子政务的应用和理论研究工作，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软科学重点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美联合研究课题，也是多届中国电子政务

论坛的主要组织者。 

 

 

「现阶段，需要注意的是在数据进一步开放的同时，要配合制度和法律的并行

完善，一边开放数据一边对制度法律进行完善，要强调的是不仅要重视数据开放

的具体做法，还要重视制度法律上的建设。」 

 

记者：近年来，大数据风潮席卷全球，我国政府也应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在政府治理领域

融入了大数据思维和技术，您如何看待政府近年来在运用大数据助力政府治理方面的发

展？ 

  

江源富：政府治理的现代化是我国这一届政府乃至下一届政府都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同

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机遇。政府治理现代化中有两个关键词：“信息化”和“依法行政”，我认

为这也是两个最为重要的方面。利用数据助力政府治理又是政府治理信息化中的重点，我国

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利用数据助力政府治理，不管是对于当前热点问题（主要是

治标），还是对于长期未解决的难点问题（主要是治本），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它

的作用在“治标”和“治本”两个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 

 

记者：上海市政府从 2004 年开始实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成为了全国第一个公开政务



 

 

数据的省级政府，您对此有何看法？ 

 

江源富：目前数据公开是全球化的趋势，是我国政府打造“阳光政府”、“透明政府”非

常重要的手段。在当今社会，许多重要的一手数据，如统计数据，人口数据，法人数据，交

通数据等，都由政府和政府管控下的国有企业，如电信，铁路，银行等掌握。而这些一手数

据的公开不仅仅是“阳光政府”、“透明政府”的需要，是公共服务升级的需要，也是国家产

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同时还为整个社会的创新提供了基础素材。这些数据公开后，不少社会

组织，如民营企业等，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实现大量的增值服务。一方面，这些增值服务给产

业升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另一方面，医疗服务、民生工作，这些方面政府一直想做，

但存在着难以做好的问题，产业升级也可以帮助政府在这些方面做得更好。 

上海作为一个一直希望在国际化进程中走在前列的中心城市，在我国率先实施政府信息

公开制度是很好的选择。我曾接触过上海的一些大数据研究课题，也走访过相关部门，他们

在这方面做得还是不错的。当然政府部分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同时上海也有上海

的困难，如跨部门协同困难等。对于上海这样管理较好的城市而言，从开始数据开放到能够

将数据开放做得较好，也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上海率先在中国开展数据公开工作，我认

为这非常有意义，不仅是上海的大事，对整个国家来说都很重要。 

 

记者：您提到上海在跨部门协同方面仍存在着一些问题，近期也有报道称由于动力不足，

政府部门之间壁垒森严，存在数据打通难、数据开放严重不足等问题。您认为破解“政

府大数据”壁垒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江源富：对于这个问题，我的个人感受是，政府的多数部门对数据还是持有开放心态的。

但是政府的数据不是想开放就开放得了的，政府部门一旦开放数据，必须明确对该数据有何

责任与权力，要经过什么程序才能开放数据，财务什么形式进行开放，且要对敏感信息或涉



 

 

及隐私的信息进行过滤后才能开放。目前制度和法律上存在着很多未明确的地方，这样一来

即便政府部门作为数据持有者，想要对数据进行开放，在有些情况下也很难做到。数据开放

后，在社会上造成的反响，产生的后续问题，应该承担的责任，也很难明确。举个例子，无

论是谁的数据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瑕疵，在不开放的情况下，没人知道这些数据存在问题，一

旦开放，瑕疵暴露，对于数据开放者来说可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 

至于政府部门间的数据协作，不应该说是开放，而应该是共享的关系，这是首先需要做

到的，如果政府内部数据都无法共享，去谈对社会的数据开放就更难做到了。现在存在的问

题是，不是部门间不愿意开放或者共享数据，而是关于责任、权利、程序、规则等不够明确。

但若想要在制度和法律都完善之后才开始进行数据开放，也是不现实的。所以现阶段，需要

注意的是在数据逐步开放的同时，要配合制度和法律的并行完善，一边开放数据一边对制度

法律进行完善，要强调的是不仅要重视数据开放的具体做法，还要重视相关的制度法律上的

建设与完善。 

 

记者：您刚才提到了关于隐私的问题，您认为政府应如何在确保隐私、机密和国家安全

的前提下带头开放数据，降低公众获取和利用政府数据资源难度和成本？ 

  

江源富：对于隐私保护，我国现阶段还处在相对初级的阶段，以前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也

较少，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数据的海量积累，现在这一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个问题要从

三个角度看：管理，法律，技术。在管理上，要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要形成制度。从法律

上来说，对于隐私保护，特别是从长期来看，最终还是要靠立法解决。至于技术上，要求鼓

励技术不断进步的制度环境，并且技术实施要到位，根据相关管理的要求或法律的规定，如

在数据公开前部分信息要脱敏，如何脱敏，就要求技术上尽快就位。这是三个基本的点，只

有将这三点就位，那么基于隐私保护基础之上的数据开放才能真正造就一个数据产业。 

 



 

 

记者：在《2014 年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电子政务发展指数（EDGI）

位列第 70 名，是近五年来排名最靠前的一次，您怎样评价近年来中国电子政务取得的

发展与进步？ 

  

江源富：联合国的 EDGI 指数经过了多年的发展，本世纪初期，中国的 EDGI 指数上升很

快，后来中间有过近 5、6 年的下降时期，现在排名又开始慢慢上升。实际上，这反映了中

国电子政务发展的客观情况，早期中国 EDGI 上升很快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中国信

息基础化的设施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发展也较快，而当时的 EDGI 指标主要体现了这样的发

展。而中间 5、6 年的落后，是因为虽然基础设施发展很快，但联合国的电子政务指标开始

注重电子政务的业务应用及政府服务。业务应用及政府服务包含了跨部门的业务协同，例如

对公民、企业法人的服务等，这些工作，中国是有几年没跟上的，进展也较慢。而经过 5、

6 年的调整，中国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大家也能感受到，这届政府日益看重部门间的业务

协同，更多地强调通过信息化手段对于民生服务的建设。这两年逐步成效彰显，所以在此基

础上，中国在 EDGI 上的排名又逐渐上升了。总体上来看，我认为联合国 EDGI 的排名可信度

较高，我认为中国电子政务发展的实际情况与 EDGI 指标与排名也比较契合。从这个过程也

可以看到，中国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重点工作要做。 

 

记者：电子政务历来有“三分技术，七分管理”一说，您认为基于云计算的信息技术创

新与发展对政府部门的管理水平有什么要求？ 

  

江源富：无论是基于云计算还是大数据的应用，政府在信息化领域里要做的事情可以说

是大同小异的。现在的问题是，电子政务本身的建设应怎样实现集约化，怎样利用更小的成

本实现集约化的建设与运营，使之能够产生更大的边际效应。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还谈不

上对政府的整体管理水平做出要求，只是电子政务管理需要适应技术的发展。最主要的是，



 

 

云计算本身也要实现集约化的建设与运营，对于这一点，政府电子政务的管理方式，特别是

政府信息化项目的立项管理工作，需要做出调整，要有一个新的思路。 

 

记者：耶鲁大学布赖恩•福特曾指出：“在最坏的情况下，云计算可能会严重崩盘，以致

威胁到任何依赖于它的企业的业务。”您如何看待云计算这一潜在危险对于电子政务平

台建设的影响？ 

  

江源富：这是一个技术问题，更重要的，也是一个管理问题，甚至超前一些，这还是一

个规划问题。随着电子政务的业务不断深入，政府的管理和服务对于电子政务基础设施的需

求也在不断发展。如果基础设施出现问题，整体都会受到影响。目前这一代的政务基础设施

与几十年前，百年前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基础设施是集中建设、集中运维、分布应用的，

以前的影响可能大多是局部的，现在的影响则更加全局化。当前时期，需要有对电子政务安

全有全局的考虑，比如数据和服务都需要备份和异地备份，且要有相关的应急处置方案。举

个例子，当年的 911 事件，物理崩溃是瞬间发生的，有些企业的数据有异地备份，后期恢复

就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没有数据备份的公司则受到了较大的后续业务影响。在现代社会，信

息化作为基础政务设施，政府需要重点关注这方面的问题。而现在，政府也的确对这一点非

常重视，要做的只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如异地备份，各方都在做，但现在的异地备份需要

适度的集中，对于一个省来说，不同城市、不同职能部门都到不同地方建设异地备份中心，

既是不现实，也是不经济，更可行的做法是适度的统一实现异地备份。总体来说，这个问题

需要整体考虑，统筹规划，解决到位。 

 

记者：对于民营企业，以阿里巴巴为例，今年 3 月，阿里巴巴宣布推出国内首个面向政

府开放的大数据产品——阿里经济云图。您对此有何看法？ 

  



 

 

江源富：政府目前掌握着大量数据，而当今社会正处于多元化时代，很多企业，特别是

大型互联网企业，也有着相当大的数据优势。政府和企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需要实现直

序的数据双向开放，阿里的做法是很好的。大型互联网企业在数据开放这一块需要与政府合

作，阿里相对来说占了先机。这一点对于政府的治理来说十分重要，而对于阿里、百度等大

型互联网企业来说，也是他们自身业务的战略成长发展空间。 

 


